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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儿童读者最需要文学阅读
荐书嘉宾：
薛涛，一级作家，现任辽宁文学馆馆长、辽

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
会长。2017 年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

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随蒲公英一起飞的
女孩》《泡泡儿去旅行》《满山全传》《小城池》《九
月的冰河》《砂粒与星尘》等，荣获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等多个奖项。多部作品输出海外。

推荐书目：
《少年的荣耀》《草房子》《题王许威武》《小

银与我》《夏先生的故事》《蝇王》《动物庄园》

本报荐书

敬一丹 著

《床前明月光》

本书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怀念妈
妈的随笔集。书中细腻、深情地描述了
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边，对
于生命、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
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
的问题，作者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本书
能够给读者带来多层面的启示与思考。

《停歇之书》
田禾 著

《故乡的泥土》
章云天 著

《故乡的泥土》是一部农村题材的长
篇小说。它通过众多小人物命运的悲欢
离合、爱情纠葛，热情讴歌了抗战老兵的
忠诚，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反映
了芸芸众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描绘了一
幅雄浑壮阔的农村历史风情画卷。小说
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但个性鲜
明栩栩如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塑
造”成了文学典型形象的“这一个”。人物
语言都是方言土语、活灵活现，极具地方
特色，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对华北一
带方言俚语俗话的纯熟运用，反映了他对
这一方水土的挚爱情深。

人不吃饭会饿，不读书则会无知。如果人们
真能像关心自己体重那样重视自己的内心，就会
如准点吃饭一般按时读书了。一个爱好读书的
人，他的精神世界通常会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理
性客观。

文学阅读
是最无功利的阅读

辽沈晚报：您的作品多次入选各省寒暑假阅
读书目。其中，《九月的冰河》《孤单的少校》入选
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孤单的少校》和《砂
粒与星尘》又先后成为《中国教育报》“教师推荐
的十大好童书”。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您在
文学创作中，最想传递给儿童读者的是什么？

薛涛：这些书之所以能被很多读者读到，有
赖于老师、家长们的推荐，也依靠读者之间的口
口相传。我的书注重为读者传达精神的力量与
心灵的滋养，给读者以觉悟。比如《孤单的少校》
涉猎到人的归属感、人对自我的发现和超越等领
域，我笔下的少校和乒乓两个人物在游戏的对抗
中完成了灵魂的苏醒；《砂粒与星尘》写了一个老
人、少年、鹅、羊群、野狼发生在一座荒村的故事，
故事紧张、离奇，也很有趣，里面的人物与动物也
各有各的“心思”，最终人与自然万物达成了和
解。我期待读者读完我的书之后，成为一个胸襟
豁达的人、品格舒展的人、心灵通透的人、灵魂独
立的人，建立起独立思考、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

辽沈晚报：在您看来，当代儿童读者最需要
什么样的阅读？您的作品满足了他们的哪些需
求？

薛涛：儿童读者最需要的是文学阅读。文学
阅读可能没有太多知识方面的收益，但它是对人
的情感熏陶、审美教化、思想启蒙。可以说，文学
阅读是最无功利的阅读，却能给予读者最多的心
灵养分和精神力量。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文学”，这也是我从事儿
童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我的作品首先以“文
学”为基础，然后再去寻找适合它的读者，可能是
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可能是一个长大的孩子，还
可能是心中还驻着一个孩子的大人。

辽沈晚报：阅读能力的培养是小学语文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写作
能力，想必是许多家长和学生都很关注的话题。
在这里，可否为小读者们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

薛涛：书读多了，写作的水平一定会提高。
读书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你的眼界会变得很开
阔，心中会形成一个文学的景象，这个景象由很
多美丽的字词、精彩的段落、生动的篇章构成。
当你的心中形成了这样的景象，就一定或多或少
地落在你的笔下。因此，我建议小读者要大量地
读、海量地读，把自己变成一个书虫，把读书当吃
饭。再有就是一定要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
经典，一个书虫，当然要选择味道最精美、养分最
丰富的叶子来食。

辽沈晚报：现在的儿童读物可谓琳琅满目，
家长们尚且眼花缭乱，孩子们更是无从下手。您
觉得，小读者们日常应该如何读书、选书？请为
儿童读者推荐几本书。

薛涛：阅读有两种，一种是功利性的，比如读
课本、读教辅书，读学习的方法、读人生指南；另
一种是非功利性阅读，主要就是指读文学，它看
不出有实际的益处，它的益处在精神层面，更多
的是指向一个人的未来。所以，我建议小读者每
周都选一本文学性强的书读读。

怎么选书呢？读书多了，就培养了自己的阅
读口味，也就知道自己的口味了，那么选什么样
的书心里就有数了。我推荐以下几本书:《少年的
荣耀》《草房子》《题王许威武》《小银与我》《夏先
生的故事》《蝇王》和《动物庄园》。

读书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减少负面情绪

辽沈晚报：您近几年一直处于创作高峰期，
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散文新作，那么多的素
材，更多来自生活、阅读还是想象？

薛涛：十年前的创作来自想象多一些，我一
本正经地虚构了一个世界。这些年，不知为什么
我竟然以“虚构”为耻了。我是说，我更愿意找来
一个“真实”的核，然后再加以“虚构”，这样心里
踏实一些。比如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砂粒与星
尘》，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蹲在松花江边的
那个叫鱼楼子的“鹰屯”时隐时现。当我描写“砂
爷”这个人物时，鹰王李忠文的样子也始终时隐
时现。至于阅读，我通常不会从别人的书中获取
灵感，这个做法会伤我的自尊，所以我也有意抵
制。不过阅读会催生我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作品
的立意方面。我偶尔会读些哲学读物，那都是些
闪耀思想光芒的书。书中的某个思想能点燃故
事和人物，让故事有了灵魂，让人物有了行动指
南，这部作品也不再死气沉沉。有时候，书中的
一句话也能帮助我确定书名。比如前年出版的

《孤单的少校》的书名，我就是从加缪的“孤单不
是悲剧，无法孤单才是”这句话得到的启发。

辽沈晚报：互联网时代，纸质书与我们渐行
渐远，对此您如何看待？在阅读渠道日益便捷，
阅读方式层出不穷的今天，如果想不被其他阅读
媒介颠覆，纸质书本身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薛涛：纸质书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要改
变，那也是在纸质书的范畴里面做些改变，千万
不要为了取悦谁而做出什么改变。纸质书身上
有其他读物不能替代的品质，它更像一个谦谦君
子、大家闺秀，精致、从容、华贵是它的精神气
质。这个品质不能变，只能去加强。在将来，纸
质书也许还会继续渐行渐远，但是它不会消亡。
纸质书最坏的结局——彻底变成一件奢侈品。
我们须戴着手套翻阅它，小心地吮吸书香，充满
敬意地默读里面的句子。

辽沈晚报：王蒙先生曾说，“除了读书，我几
乎想象不出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全面改善人的
精神世界。读书让人增加智慧与理性，减少戾气
与浮躁”。在您看来，读书对整个社会而言，有着
怎样的意义？

薛涛：读书能塑造人的理性气质，让整个社
会走向智慧与豁达。一个不崇尚读书的社会是
有风险的，是偏狭、粗暴、反智、唯我独尊的，在特
定的时刻可能会滑向一个误区，甚至滋生人性的
灾难。读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或平复社会
上存在的一些消极、负面情绪。

认定有价值的书
就该反复阅读

辽沈晚报：您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读书
的时候有没有侧重？在近两年读过的书中，您记
住了哪些人和事？有没有与阅读相关的故事可
以分享给大家？

薛涛：我通常不会为了创作去阅读，我只是
喜欢阅读，什么都不为，只为那点喜欢。当然，为

解决创作方面的一个问题，也不时翻翻有关的
书。可是，这个活动不能算是阅读，只是简单的
翻阅和考证。当年为了创作《砂粒与星尘》，我除
了赴吉林昌邑求教驯鹰人，还翻阅了一些关于猎
鹰、驯鹰方面的书，印象最深的便是《最后一个驯
鹰人》。我感谢这本书，它为我描画出了一代又
一代驯鹰人的日常生活。这两年，给我触动最深
的书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古斯塔夫·勒庞的

《乌合之众》，我从中吸收到一些营养。去年冬天
我还读了一本传记《勇敢的天才》，写的是法国两
位诺贝尔奖得主，作家阿尔贝·加缪和生物学家
雅克·莫诺在二战前后的经历，是一本关于知识
分子的责任与使命的书，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
几乎让我落泪。曲折的故事固然能让人感动，深
刻的思想也能让人产生共鸣，高尚的灵魂更能让
人心灵富足。

辽沈晚报：您平时阅读有随手记录的习惯
吗？许多人读书，当时觉得挺受益，时间一长就
会印象模糊，甚至好像未曾读过一样。有什么好
方法，能让读过的东西真正被吸纳和接收？

薛涛：我有记录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从小养
成的，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抄录过一本《宋词鉴赏
辞典》，那些笔记现在还留着。后来一度放弃了
这个习惯。近年又恢复了，最近阅读《尼采的锤
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我又开始做阅读
笔记。我把书中提到的著作都记下来，以便下一
步详细阅读它们。我还记下一些有思想含量的
句子，认真抄录这些句子本身就是向思想家致
敬。如果你认定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就应该反
复阅读，反复阅读利于吸纳。我认为最好的阅读
方法是把书中的思想和故事与现实生活进行比
对，这样才能很好地领悟书中的奥妙。我们读过
的所有的书终将在记忆中消失，能留下的只有阅
读时的感动和醒悟。当你渐渐忘掉一本书，并且
蜕变为“新我”时，这本书便永在。

让作品“自行生长”
放心地交给读者

辽沈晚报：聊聊您的木屋吧。您读书和写作
都在那里完成，还经常在书的末尾标明“写于薛
叔叔的小木屋”。能借此谈谈您的生活观和文学
观吗？

薛涛：我的做法确实扩大了它的知名度。小
读者、作家、编辑、记者朋友们也时常跟我打听
它。去年，还来了几波小读者在我的院子里“胡
作非为”，吃了我很多葡萄，现在还“心疼”呢。若
不是受到疫情影响，计划中还有读者和朋友来拜
访它一下。其实它没那么好。从前，它是一个真
正意义的木屋，耸立在阳台上方，有单独的楼梯
通向它。后来它漏水了，我不得不进行翻盖。不
过由于物业管理的缘故，我没能完全如愿。现在
它其实是一间木屋书房，比从前更漂亮。我既喜
欢从前的它，也喜欢现在的它。我喜欢在木屋读
书、写作、发呆，也喜欢在木屋无所事事、想入非
非、做白日梦。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简单、朴
素、贴近自然，具体来说，就是一座木屋，它最好
建在树上——我正在为此努力，即将实现了。

我不可能随波逐流去过别人正在过的那种
生活。从小到大，我最反感的词就是“随波逐
流”。我对文学的态度亦是如此，我只写自己想
写的文字，不可能去写别人想要看到的文字。即
便能换取更多的荣誉和金钱，也不。我写作是为
了寻找真我、实现真我，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我带
入歧途。

辽沈晚报：最近，您在木屋里完成了什么新
作吗？能跟读者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薛涛：完成了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猫冬
记》，写的一个老木匠与他的小徒弟在山里猫冬
的故事，反复播映的老电影陪伴他们熬过寒冷、
饥饿、寂寞的冬天。在故事中还有一只爱看电影
的老猫，它是书中的一个亮点，也增加了故事的
张力。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恰逢新冠病毒来袭，
人们都在家中“猫冬”（隔离），我在“猫冬”的状态
下写完了《猫冬记》，让我更深刻地与故事中的人
物进行灵魂的交流。另外还有一本小书《我在木
屋的一年》也在收尾。我利用零散的时间写它，
它记录了我一年来的所思所感、所遇所闻。

关于作品，我不想说得太多。这些年我说的
太多，在学校说，在书店说，在会议上说，在直播
上说。事实上我说的肯定是片面的，甚至是偏颇
的。我应该让作品自己说话，它最全面、最彻底、
也最公允。作家应该让作品“自行生长”，把它放
心地交给读者，一句话都不说。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本书收录的是作家田禾在四个秋
天里，以自己闲散的方式躲开城市，听
着音乐信步踏入自然大地，阅读、倾听、
哲思并点亮生活的切身笔记。每个篇
章中，他以独属于自己的“随性记录”式
纸条书写，将大地上人们所熟知的旧
路，踏出了新的意义。由此汇集成这本
关于精神潜隐的枕边沉思录，更是一本
属于无数忙碌者的闲翻之书。

此书中，田禾有时仿若一个理性的
哲学家，让身处都市忙碌着的人们，也
能闻到自然的气息。


